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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寳經註
Ratanasuttavaõõanà
（Yànãdha bhåtàni samàgatàni, bhummàni và
yàni'va antalikkhe,

sabbe'va bhåtà sumanà bhavantu, atho'pi sakkacca suõantu bhàsitaü.

凡集在此諸鬼神，無論地居或空居，

願一切鬼神歡喜，並恭敬聽聞所說。
Tasmà hi bhåtà nisàmetha sabbe, mettaü karotha mànusiyà pajàya,

divà ca ratto ca haranti ye baliü, tasmà hi ne rakkhatha appamattà.

故鬼神，一切傾聽：散播慈愛給人類，

日夜帶來獻供祀，故護他們莫放逸。
Yaü ki¤ci vittaü idha và huraü và, saggesu và yaü  ratanaü paõãtaü,

na no samaü atthi Tathàgatena, idam'pi 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凡此世他世財富，或者天界殊勝寳，

無與如來等同者，這是佛的殊勝寳，

以此真實願平安。

Khayaü viràgaü amataü paõãtaü, yadajjhagà Sakyamunã samàhito,

na tena Dhammena sam'atthi ki¤ci, idam'pi Dhamm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盡、離貪、不死、殊勝，釋迦牟尼所證定，

無與該法相同者，這是法的殊勝寳，

以此真實願平安。
Yam Buddhaseññho parivaõõayã suciü, samàdhimànantarika¤¤amàhu,

samàdhinà tena samo na vijjati, idam'pi Dhamm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最上佛所讚清浄，即是稱為無間定，
無與該定等同者，這是法的殊勝寳，

以此真實願平安。
Ye puggalà aññha sataü pasatthà, cattàri etàni yugàni honti,

te dakkhiõeyyà Sugatassa sàvakà, etesu dinnàni mahapphalàni,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被寂静者所稱讚，即是四雙八輩衆，

善逝弟子堪受供，布施他們得大果，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Ye suppayuttà manasà daëhena, nikkàmino Gotamasàsanamhi,

te pattipattà amataü vigayha, laddhà mudhà nibbutiü bhu¤jamànà,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以堅固心善從事，離欲喬達摩之教，

彼得利得入不死，免費獲得享寂滅，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Yath'indakhãlo pañhaviü sito siyà, catubbhi vàtebhi asampakampiyo,

tathåpamaü sappurisaü vadàmi, yo ariyasaccàni avecca passati,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猶如帝柱依地立，四面來風不動摇；

我說如此善男子，決定照見諸聖諦，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Ye ariyasaccàni vibhàvayanti, gambhãrapa¤¤ena sudesitàni,

ki¤càpi te honti bhusappamattà, na te bhavaü aññhamaü àdiyanti,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凡明了諸聖諦者，由深慧者所善說，

即使他們極放逸，也不受取第八有，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Sahà'v'assa dassanasampadàya, tay'assu dhammà jahità bhavanti,

sakkàyadiññhi vicikicchita¤ca, sãlabbataü vàpi yadatthi ki¤ci,

catåh'apàyehi ca vippamutto, cha càbhiñhànàni abhabbo kàtuü,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à suvatthi hotu.

在他見具足同時，已經斷除三種法：

有身見以及懷疑，或有任何戒禁取；

已經解脫四惡趣，不可能造六重罪，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Ki¤càpi so kammaü karoti pàpakaü, kàyena vàcà uda cetasà và,

abhabbo so tassa pañicchàdàya, abhabbatà diññhapadassa vuttà,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即使他造某惡業，經由身、語或者意，

他不可能隱瞞它，謂見道者不可能，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Vanappagumbe yathà phussitagge, gimhànamàse pañhamasmiü gimhe,

tathåpamaü Dhammavaraü adesayã, nibbànagàmiü paramaü hitàya,

idam'pi 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猶如熱季第一月，花開森林樹叢上；

譬喻所說最勝法，導至涅槃最上益，

這是佛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Varo vara¤¤å varado varàharo, anuttaro Dhammavaraü adesayã,

idam'pi 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最勝，知、與、持最勝，無上者說最勝法，

這是佛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Khãõaü puràõaü navaü n'atthi sambhavaü, Virattacittà àyatike bhavasmiü,

te khãõabãjà aviruëhicchandà, nibbanti dhãrà yathà'yaü padãpo,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舊的已盡不生新，在未來有心離貪，

種子已盡不增欲，堅者寂滅如這燈，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Yànãdha bhåtàni samàgatàni, bhummàni và yàni'va antalikkhe,

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Buddh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

﹙帝釋天王說：﹚
凡集在此諸鬼神，無論地居或空居，

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佛願平安。
Yànãdha bhåtàni samàgatàni, bhummàni và yàni'va antalikkhe,

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Dhamm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

凡集在此諸鬼神，無論地居或空居，

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法願平安。
Yànãdha bhåtàni samàgatàni, bhummàni và yàni'va antalikkhe,

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Saïgh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

凡集在此諸鬼神，無論地居或空居，

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僧願平安。）

【157】
（排在這裡的目的）
現在，接著解釋排在《吉祥經（Maïgalasutta）》之後，來到以「凡集在此諸鬼神」等的《寶經（Ratanasutta）》之涵義。在說了這部（《寶經》）排在這裡的目的之後，接著〔從此以後〕，猶如潛入在河流或湖泊水中而成處在極為清淨一般，我們以清淨的因緣來顯示潛入此經的涵義：

「由誰、何時、何處、為什麼說此（經）？

闡明了這方法之後，我們將解釋其義。」
此中(pg. 133)，由於以《吉祥經》來顯示了自我守護，以及防禦由造作不善與不做（諸）善之緣（所生）的諸漏；而此經則是達成守護他人，以及防禦由於非人等緣（所生）的諸漏，因此此（經）排在那（《吉祥經》）之後，這就是此（經）排在這裡的目的。
（廣嚴城的故事）

現在，對於「由誰、何時、何處、為什麼（說此經）」的問題，這裡可以問成：「由誰、何時、何處說此經，以及為什為說（此經）？」

此（經）由世尊所說，而非由諸弟子等（所開示的）。

以及當【158】廣嚴城（Vesàlã,毘舍離）發生了飢荒等諸災難（之時）；離車族（Licchavi）為了（平息）災難，將世尊從王舍城（Ràjagaha）請到廣嚴城來；為了平息〔對抗〕諸災難，（所以世尊）開示此（經）。這是對那些（問題）的簡要回答，詳細的內容當從解說古代廣嚴城的故事開始。以下就來講解這則（故事）：

據說，（從前）波羅奈（Bàràõasi）王的上首王后懷了孕。（王后）知道（懷孕）後，就（把這件事）告訴國王，國王就給她（供給所需來）保護胎兒。她適當的保護胎兒，在胎兒成熟之時即入產房生產。（若）有福的人則在清晨生產，而她（王后）就是她們的其中之一。（王后）在清晨之時生了一塊像紅色肉膜或者（猶如）班都基瓦咖（bandhujãvaka）花的肉塊。王后思惟（說）：「其他夫人所生的就如金色雕像般的兒子，而（我）上首王后卻生了肉塊，在國王面前我可能會受到批評。」由於害怕被批評，就把這塊肉塊裝在一個器皿中，包覆了之後蓋上王印，派人把它放在恒河的河流上。就在（所派的）人捨棄之時，諸天安排了護衛，用金色的細布寫上：「波羅奈王的上首王后之子」的紅色標題，再綁在（器皿上），並使那個器皿在恒河的河流上沒有風浪等災難。當時，有一位苦行者依止牧牛人住在恒河岸。在清晨的時候，那個器皿漂來到恒河的岸邊(pg. 134)，（苦行者）看到了就以糞掃〔丟棄物〕想而把它撿起來。在他看到了細布的字條和所印上的王印後，就把它解開，並看到那塊肉【159】塊。在他看到了之後（想說）：「真的有胎兒，但並沒有腐壞變臭。」於是就帶回草庵，放在潔淨之處。經過了半個月之後，就變成了兩塊肉塊。苦行者看了之後，把它放在更好的地方。接著，再經過半個月，（兩塊肉塊）一一各生出手、腳、頭的五個腫胞。接著之後，再經過半個月，一塊肉塊變成猶如黃金雕像一般的男嬰，一塊則變成女嬰。那位苦行者由於生起對兒子（般）的愛，從他的拇指分泌出〔生出〕乳汁來。從那（時）開始，當他獲得了（牛）奶和食物時，他自己食用那食物，而把（牛）奶拿去餵進嬰兒的口中。那些（奶水）流入胃裡，猶如那一切（奶水）到達摩尼珠的器皿一般，如此（嬰兒的身上）沒有皮（nicchavã）；其他（導師）則說：「猶如縫在一起一般，他們的皮彼此黏在一起（lãnà chavi）。」由於無皮或黏皮，因此大家稱他們為離車維（Licchavi）。苦行者由於餵養嬰兒，所以日出進入村莊乞食，過了日中才回來。諸牧牛人知道了他的工作後，說：「尊者，扶養小孩是出家人的障礙，請把小孩子交給我們，我們將會扶養的，您自己從事您的道業吧。」苦行者答應（說）：「善哉。」於是諸牧牛人在第二天把道路整平，撒布諸花，竪立幢旛，演奏樂器，來到草庵。苦行者囑咐說：「（這兩個）小孩有大福德，你們當不放逸地（扶養）使令長大。當他們長大了之後，使他們互相匹配。你們當以五種牛味
而供給之，並立為王，使令歡喜，並且在該領土建造（王）城，（而且）在那裡為王子（舉行）灌頂（儀式）。」說了之後就把小孩交給他們。【160】他們（回答說）：「善哉！」並把小孩帶回去扶養。當小孩逐漸長大，他們和牧牛人的孩子們一起遊戲，由於爭吵，他們用手打、用腳踢其他牧牛人的小孩。他們（那些被打的小孩）就哭泣，他們的父母問（說）：「你們為什麼在哭呢？」（牧牛人的孩子）就說：「那些沒有父母、苦行者養的（小孩）一直打我們。」因此，他們的父母說：「這些小孩欺負和傷害其他小孩，他們不應當在一起，他們應當避開（vajjitabbà），他們應當避開。」據說，從那（時）開始，從那地方的三百由旬(pg. 135)稱為「避開（Vajji,跋耆）」。當時，諸牧牛人把該地獻國王，使令歡喜，並在那裡建造城鎮。在他們十六歲時，他們把王子灌頂為王，並使他和該女孩結婚。而且他們定了規約：「（住在城裡者）不可以娶外面的女孩，這裡的女孩不可以嫁到（外面去）。」他們最初同居生了兩個小孩，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如此十六次各生兩個。從此，他們的小孩逐漸眾多〔增長〕，以致於無法容納園林、庭院、住處和眷屬，所以那座城一牛呼
、一牛呼（距離）的向外築牆三次，由於一再地使寬廣，所以稱為廣嚴城（Vesàlã）。這就是廣嚴城的故事。
（邀請世尊）
在世尊出現（世間）時，這座廣嚴城（Vesàlã）是既富有又繁榮的。在那裡的統治者有七千七百零七位王；同樣地，（也有同樣數目的）小王〔年青的王〕、將【161】軍、財務官等，如說：「當時，廣嚴城（Vesàlã）是既富有且繁榮的，人口眾多、人口稠密，而且容易乞食，（該國）有七千七百零七座宮殿、七千七百零七棟樓閣、七千七百零七座公園及七千七百零七座池塘。
」
然而，後來〔在另一個時候〕，該（國）由於旱災與收成不好而鬧飢荒。首先死亡的是窮人，（他們的屍體）被丟棄在外面。由於死人（屍體）的氣味，非人進入城裡面，因此更多人死亡。由於該厭惡性，使得諸有情得了蛇風病（ahivàtaroga）。如此，由於飢荒、非人與瘟疫的怖畏而遭受三種災難。廣嚴城的居民前往國王處，說：「大王，在這城裡出現了三種怖畏。在過去七代〔乃至第七代〕國王的統治下，都不曾發生過如此的事。可能是您的（王位）非法（取得）(pg. 136)，才會發生（這種事情吧）！」國王把一切（城民）聚集在集會堂，說：「請檢查我的（王位）非法情況吧！」他們檢查整個傳承，不見有任何（過失）。在不見國王的過失下，（他們）想：「我們如何才能平息這個怖畏呢？」當中，有些人提議（請外道）六師，說：「只要他們來，（怖畏即能）平息。」有些人說：「據說佛陀已經出現在世間了，世尊他為了利益（一切
）有情而開示（佛）法，（他）有大神力、大威力。只要他來，一切怖畏即可以平息。」他們對此感到歡喜，（並問）說：「世尊他現在住在哪裡？假如我們【162】去請，他會來嗎？」其他人則說：「佛陀是慈愍的，他怎麼會不來呢？」（有些人說：）「世尊他現在住在王舍城（Ràjagaha），頻毘娑羅（Bimbisàra）王在服侍他，或許他不會給（世尊）來。」（有些人說：）「那麼我們請該國王答應送（世尊）來吧！」於是派了兩位離車族（Licchavi）王，以強大的軍隊帶著貴重的厚禮去（見）頻毘娑羅王，（說）：「請頻毘娑羅（王）答應送世尊來（這裡）。」他們前往（頻毘娑羅）王那裡，送上禮物，稟報發生的事情，說：「大王，請派世尊去我們的城市。」國王並未答應地說：「你們（自己）知道（該怎麼辦）的。」他們前往世尊那裡，禮敬後如此說：「尊者，我們的城裡出現了三種怖畏。假如世尊前去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平安。」世尊（透過神通把心）轉向（並了知）：「在廣嚴城開示《寶經》時，該保護將會遍滿一兆個輪圍界，在（開示該）經結束時，八萬四千眾生將會（證得）法現觀。」（因此他）同意了。
當時，頻毘娑羅王聽到世尊同意後，便令在城裡宣佈：「世尊已經答應去廣嚴城了。」然後他前往世尊那裡，（問）說：「尊者，您答應去廣嚴城了嗎？」（世尊回答說：）「是的，大王。」（國王說：）「尊者，那請等我先把道路準備好（您）才出發。」當時，頻毘娑羅王命人把王舍城與恆河之間五由旬的地面鋪平，而且在每一由旬處建造（一座）寺院〔住處〕，然後通知世尊前往的時刻（已到）。世尊被五百位比丘圍遶(pg. 137)而前往。在五由旬的路上，國王令人鋪上深及膝蓋的五色花，路邊插著旗幟、幢幡、三角旗〔滿灌旗
〕等。【163】並令人為世尊舉著兩支白色的傘蓋，也為每位比丘舉著一支（白色的傘蓋）。在隨從的陪同下，他自己以花、香等來供養世尊，邀請世尊住每一座寺院〔住處〕，並作了〔布施了
〕大供養，以五天（的時間）導引（世尊）來到恆河。在那裡，用一切裝飾品裝飾了（一艘）船，並送信給廣嚴城（的居民說）：「世尊已經來了，把道路整修〔準備〕後，請所有人〔一切〕出來迎接世尊。」他們（決定說）：「我們將做出兩倍的禮敬。」就把恆河與廣嚴城之間三由旬的地面鋪平，並為世尊準備了四支白色的傘蓋，也為每位比丘準備了兩支（白色的傘蓋）。為了禮敬（世尊與比丘僧），他們來到恆河岸，並站在那裡。當時，頻毘娑羅王命人把兩艘船連接起來，（在上面）建造（一座大）帳棚，用花（及）花環等裝飾，並在那裡鋪上一個由一切寶（物）所做成的佛座，世尊坐在那裡；五百位比丘也都上了船，坐在適合（自己的座位）。國王跟著世尊，（並走入河裡直到河）水到達他的頸部，然後說：「尊者，我將住在恆河此岸，直到世尊回來。」然後轉頭回去。上面的天神直到色究竟天（Akaniññha）都向（世尊）禮敬，住在恆河下面的堪拔拉（Kambala）與阿沙搭拉（Assatara）等龍王（Nàgaràja）
也向（世尊）禮敬。
在受到如此大恭敬下，世尊渡過了（寬）一由旬的恆河，進入了廣嚴城的境內。為了比頻毘娑羅王禮敬兩倍，離車族的諸王來迎接世尊，（直到河）水到達他們的頸部。就在該剎那，就在那須臾，出現了一大片閃著電的烏雲，四方傾盆地下著大雨。當世尊第【164】一腳踏上恆河岸上時，即下著「蓮花雨（pokkharavassa）」。然而只有那些想要濕的人才會濕，不想要濕的人則不濕。在一切處水淹到膝蓋、大腿、腰部乃至頸部，所有的屍體都被水沖入恆河裡，使得大地完全地清淨。離車族諸王邀請世尊在每一由旬（的距離）住宿，並作了〔布施了
〕大供養。在三天裡，（他們比頻毘娑羅王）做了兩倍的禮敬，他們引導（世尊）來到廣嚴城(pg. 138)。當世尊來到廣嚴城時，帝釋天王與諸天眾也到來。由於有大威力的諸天來集，多數的非人都逃跑了。世尊站在城門口，告訴阿難長老：「阿難，學取這部《寶經》，學取後，拿著資益的供養品，帶著離車族的王子們，在廣嚴城的三道城牆之間繞著走，（念誦此經）作為護衛。」並開示了《寶經》。對如此「由誰、何時、何處說此經，以及為什為說（此經）」這個問題的回答，古代詳細的解說即是從廣嚴城的故事說起的〔開始的〕。
如此從世尊來到廣嚴城的那天，直到（來到）廣嚴城的城門口，為了防衛那些災難，使阿難尊者學取所開示的這部《寶經》，（阿難尊者）為了作保護，在念誦（《寶經》）時拿著世尊的缽（並裝著）水，繞著所有城（牆），並灑著（水）。當（阿難）長老在誦念「（yaü ki¤ci）凡〔無論任何〕」（及灑水）時，先前未逃跑而依止在垃圾堆、屋頂及牆壁處等的非人，則從四（城）門逃跑，使得（城）門沒有（多餘的）空間（讓他們跳跑）。有些不得門口空間者，則撞倒〔破了〕牆壁而逃跑。就在諸非人離去之時，人們肢體的疾病馬上痊癒了。在他們（從家裡）出來後，即以一切花、香等來供養（阿難）長老。大眾在城【165】市中央的集會處，以一切香來塗抹，並建造（一座大）帳棚，以一切裝飾來莊嚴，並在那裡鋪設佛座，引導世尊進來，世尊進入集會堂後，坐在所鋪設的座位上；比丘僧團、國王以及人們也都坐在適合（自己的座位）。帝釋天王與（四大王天及三十三天）兩層天界諸天眾，以及其他諸天也都前來，就近而坐。阿難長老在環繞整座廣嚴城（城），作了保護後，與廣嚴城的居民一起前來，並坐在一邊。世尊就在那裡對他們一切開示了《寶經》。
到此為本母所列的：「由誰、何時、何處、為什麼說此（經）？闡明了這方法之後」，而那些已經以一切方式詳細地（解說）了。
（解釋「在此」﹙等﹚的偈頌）
（ßYànãdha bhåtàni samàgatàni, bhummàni và yàni'va antalikkhe,

sabbe'va bhåtà sumanà bhavantu, atho'pi sakkacca suõantu bhàsitaü.û）
凡集在此諸鬼神，無論地居或空居，

願一切鬼神歡喜，並恭敬聽聞所說。）
現在(pg. 139)應當開始解釋所說的「我們將解釋其義」的涵義。由於其他（導師）說：「前〔初〕五首偈頌是世尊所開示的，其餘的（偈頌）則是阿難長老在舉行護衛（的儀式）時（所誦出的）」。這到底是真實或者不是（真實的呢）？我們如何去考察呢？我們將以一切方式來解釋《寶經》的涵義
。
在「凡（集）在此諸鬼神（yànãdha bhåtàni）」（等）的第一首偈頌。此中，「凡（yàni）」──即無論是少有勢力或者有大勢力的（鬼神）。
「在此（idha）」──在這個地方；即關於在那時〔剎那〕集會在該處而說的。

「諸鬼神（bhåtàni）」──對於「不搭（bhåta）」（這個字），在「（真）實（bhåtasmiü）（得上人法，假如向未受具戒者說者，犯）心墮落
」，如此等為存在（之意）。在「諸比丘，【166】你們見此生類（bhåtaü）嗎？
」如此等為蘊的五法〔五蘊〕（之意）。在「諸比丘，實以四大種（mahàbhåtà）為因
」，如此等為地界等四種色（之意）。在「凡眾生（bhåto）食了時
」，如此等為漏盡者（之意）
。在「一切諸生類（bhåtà），都將捨棄在（此）世間之身
」，如此等為一切有情（之意）。在「破壞（草木）生物村（bhåtagàma）
」，如此等為樹等（之意）。在「從生類（bhåtato）認為是生類（bhåtaü）
」，如此等為四大王天以下衍生而轉起的有情身〔部類〕（之意）。而在此應當理解（不搭,bhåta）是指無差別的非人（為這裡的涵義）。
「集（samàgatàni）」──即聚集。
「地居（bhummàni）」──即在大地（化）生的。

「或（và）」──為替代〔不定〕（詞）。因此，以「凡集會在此的地居諸鬼神」這一種不定（字）後，可以再以第二種來替代，所以說「或空居（yàni va antalikkhe）」，即「或者凡是所有〔一切〕在空中（化）生而集會在這裡的諸鬼神」之意。而且，在此從夜摩天到色究竟天（化）生的諸鬼神，由於是在空中的天宮（化）生而顯現的，所以當知也是「空居的諸鬼神」；而凡是從須彌山（sineru）以下乃至在所有〔一切〕在大地（化）生、住在大地的樹、蔓藤等的樹、蔓、山等諸鬼神，由於在大地（化）生，繫屬於大地，所以當知為「地居的諸鬼神」。
如此(pg. 140)世尊以「無論地居或空居」的兩行來替代一切非人的生類後，再以一行來含攝而顯示（所有非人眾生），所以說：「願一切鬼神歡喜（sabbe'va bhåtà sumanà bhavantu）」。
「一切（sabbe）」──即無剩餘的。

「eva（未譯出）」──強調詞，即連一個也未被排除之意。
「鬼神（bhåtà）」──即非人。

「願歡喜（sumanà bhavantu）」──即願生起快樂、喜、喜悅。

「並（atho'pi）」──為在被說出（一個句子時），促成（字與字的）作用之間目的的兩個不變詞。
「願恭敬聽聞所說（sakkacca suõantu bhàsitaü）」──【167】即在專心、作意後，願（你們）集中一切心思來聽聞我那能導至天界成就、出世間快樂的開示。
如此世尊在此以「凡集在此諸鬼神」不定之詞來攝取諸鬼神後，再以「無論地居或空居」的兩種來替代（諸鬼神），接著再以「一切鬼神」的一起來（提到諸鬼神），這首偈頌達成了──以「願歡喜」此語來促成意樂成就時，以「恭敬聽聞所說」（來促成）方法成就；同樣地，也（促成了）如理作意成就及從他人的音聲成就；同樣地，也（促成了）在自立正志向及親近善人〔善知識〕成就以及定慧的因成就。
（解釋「故（一切鬼神傾聽）」﹙等﹚的偈頌）
（ßTasmà hi bhåtà nisàmetha sabbe, mettaü karotha mànusiyà pajàya,

divà ca ratto ca haranti ye baliü, tasmà hi ne rakkhatha appamattà.ûti.

故鬼神，一切傾聽：散播慈愛給人類，
日夜帶來獻供祀，故護他們莫放逸。）

在「故（一切）鬼神」（等）的第二首偈頌。此中，「故（tasmà）」──為原因之詞。
「鬼神（bhåtà）」──為稱呼之詞。

「傾聽（nisàmetha）」──即請（你們）聽著。
「一切（sabbe）」──即無剩餘的。所說的是什麼呢？由於你們捨棄了天界之處，不在那裡（享受各種）財物與成就，為了聽聞（佛）法而來這裡集會，並不是為了（來）看舞者、跳舞等，因此「鬼神，一切請聽著」。或者以「願歡喜（及）願恭敬聽聞」之語，在見到了他們歡喜狀態及想要恭敬聽聞後，說：「由於你們以歡喜的心來自立正志向、如理作意及意樂清淨，而且以想要恭敬聽聞來親近善人〔善知識〕（及）從他人音聲的足處〔近因〕而清淨方法，（這是）適當的，因此，鬼神，一切請聽著」。或者由於(pg. 141)在前（一）首偈頌最後提到「所說（bhàsitaü）」，而在指出其原因時（可）說（為）：「由於我所開示的是極為難得的，因為要避開（地獄等）八種〔一切
〕非時機（khaõa）
而（得到佛陀出世的）時機是極為難得的，而且（能）轉起慧、悲之德的各種利益，並且在我開示了「願聽聞所說」也想（再）說，因此「鬼神，一切請聽著」。這是在此偈句所說的（涵義）。
如此（世尊）舉出鼓勵傾聽自己所說（開示）的原因後，在開始提到應當傾聽【168】時（說）：「散播慈愛給人類（mettaü karotha mànusiyà pajàya）」。其義如下：對於被三種災難所折磨的人類，請你們現起慈愛
、友善及欲令（得）利益來對待那些人類。有人（把mànusiyà pajàya）誦成「mànusikaü pajaü」了，由於那是以處（格）之義而生成的，所以並不適宜；而且他們以此（為基礎）來解釋該義，所以也是不適宜的。而這裡的意趣如下：我並不是以「佛陀」的權威來說（這些話）的，而是為了你們以及這些人類的利益而說：「散播慈愛給人類」的。
而且在此當知修慈的利益即如：

「諸如仙之聖王，征服了大地的有情眾而遊
歷祭祀之時，
以施捨穀物
、犒賞大軍
、布施窮人
及說
愛語
，來作無遮大會，
不如善修習慈心（人），的十六分之一。

即使才以無惡之心對待一生物，該慈即有善
（業）；
假如以心悲愍一切生物，則獲福之多如對聖
者。
」
如此等經以及修〔行〕慈的十一種利益
。
當知凡修〔行〕（慈）者（他們）即（可得）在：「此人天神愍，常見諸祥瑞
」如此等(pg. 142)經
的利益。

如此（世尊）在指出兩者的利益時說了：「散播慈愛給人類（mettaü karotha mànusiyà pajàya）」後，現在在指出（人們對天神的）資助時【169】說了：「日夜帶來獻供祀，故護他們莫放逸（divà ca ratto ca haranti ye baliü, tasmà hi ne rakkhatha appamattà）」。
其義如下：人們以繪畫、木雕等造了諸天神（像），在白天前往諸塔廟、（大）樹處，指定為諸天神獻供祀；在黑半月等（點油燈）來做為夜間（的獻供祀）。或者以供養行籌〔餐券〕食等回向給諸保護神乃至梵天神來做為白天的獻供祀；在通夜聽法等之時以持傘（蓋）、（點）燈及（供）花蔓來回向給（諸保護神乃至梵天神）來做為夜間的獻供祀。由於他們如此日夜地指定為你們獻供祀，難到你們能不保護他們嗎？「故護他們（tasmà hi ne rakkhatha,因此請保護他們）」──由於人類為你們獻供祀，所以請你們不放逸地保護、守護他們，請除去他們的不利，帶來他們的利益，請感恩在心、經常地憶念。
（解釋「凡（此世他世財富）」﹙等﹚的偈頌）
（ßYaü ki¤ci vittaü idha và huraü và, saggesu và yaü  ratanaü paõãtaü,
na no samaü atthi Tathàgatena, idam'pi 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凡此世他世財富，或者天界殊勝寳，
無與如來等同者，這是佛的殊勝寳，
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顯示了人們對諸天神的資益情況後，為了止息災難以及為了諸天與人們（來）聽聞（佛）法，開始開示：「凡（此世他世）財富（yaü ki¤ci vittaü）」等方式的真實語來闡明佛陀等德。
此中，「凡（yaü ki¤ci）」──即以不定性〔沒有確定指出〕來無餘遍取在各處所適宜的。
「財富（vittaü）」──即財物；從那所生的財產為「財富」。
「此世（idha và）」──即指出人類的世間。
「他世（huraü và）」──即（人類）以外的其餘世間；因此，除了人類以外的一切世間，然而由於接著提到了：「或者天界（saggesu và）」，所以當知即除了人類及天界之外其餘的龍、金翅鳥等。如此以（此世與他世）這兩句提到人類所能裝飾與受用的（財寶），即如：金、銀、珍珠、摩尼珠、水晶、珊瑚、紅寶石、琥珀等，以及被提到是在龍及金翅鳥等的領域所現起，座落在大地，以珍珠、摩尼珠（及）砂（等建造而成），寬數百由旬的【170】寶製宮殿，而（屬於龍及金翅鳥等的）財富。
「或者天界（saggesu và）」──在欲界及色界的天界。由於他們(pg. 143)美麗的業不會老化
為「天界」，或者最上的善〔美好〕為「天界」。
「yaü（凡-未譯出）」──即凡是有主的或無主的（財寶）。
「寶（ratanaü）」──導致、帶來、生起、增長喜樂為「寶」；舉凡敬重、高價、無比、難見、高貴有情所使用的，即是其同義詞。如說：
「敬重與高價，無比和難見，

高貴有情所受用，因此稱為寶。」

「殊勝（paõãtaü）」──即最上、最勝、不少。
如此在這偈句所指出的即是──在天界以一切寶所建成數百由旬之量的善法（堂）、（帝釋天王的）維佳央搭（vejayanta）（殿）等天宮的有主（寶）；以及當在無佛出世之時，諸有情充滿惡趣，使得天宮空無主人的無主（寶），或者其他處埋〔依〕在大地（之中）、大海及喜馬拉雅（山）等的無主寶。
「無與如來等同者（na no samaü atthi Tathàgatena）」：「無（na）」──為否定〔排拒〕（詞）。
「no（未譯出）」──為強調（詞）。
「等同（samaü）」──為相比。

「atthi（有-未譯出）」──即存在。

「如來（Tathàgatena）」──即佛陀。
所說的是什麼（涵義）呢？凡在（前面）那裡所說的財富與寶（物），即使連一種寶（物）也沒有能與佛寶相似〔相比擬〕的。
然而，1.當寶（定義）為對其敬重的涵義（時），例如：當轉輪王的輪寶與摩尼寶出現之時，大眾不會在其他處獻恭敬，沒有人會拿著花、香等到夜叉或鬼神處去（做供養），所有〔一切〕的人們都只對輪寶（與）摩尼寶做恭敬與供養，他們希望有（好的）願望，而他們所願望的有些人則達成了，即使那樣的寶也無法與佛寶相比〔相等〕的。假如寶為敬重的意思，則也只有如來才是（真正的）寶了。【171】當如來出現（世間之時），那些有大威勢力的天神與人們即不再那麼（值得受）敬重，也不再那麼（受人）尊敬了。的確，就如梵天（王）沙杭巴提（Brahmà Sahampati）供養了如來須彌（山）之量的寶花環，其他天神以及人類中的頻毘娑羅（Bimbisàra）（王）、憍薩羅國的波斯匿（Kosalaràja Pasenadi）王、給孤獨（長者）等也隨力地（供養了如來）。即使在（世尊）般涅槃之後，阿育大王施捨了九億六千萬的財產，指定為世尊在整個印度（jambudãpa,瞻部洲；閻浮提）建了八萬四千座寺院，其他的敬重更不用說了。而且在其他人般涅槃後，對其出生（處）、覺悟（處）、轉法輪（處及）般涅槃處，或像、塔廟等敬重、尊重，有誰能像世尊（那樣受尊敬）呢？
如此即使寶（定義）為敬重的涵義，也沒有能與如來相等的。
同樣地(pg. 144)，2.當寶（定義）為其高價〔大價〕的涵義（時），例如：咖希（Kàsi）（國所生產的）布，如說：「諸比丘，咖希（Kàsi）（國的）布，即使是舊的，不但具有（好的）色澤，而且有柔細的觸感以及高的價值。
」即使有該（高的價值），也沒有能與佛寶相等的。假如寶為高價的意思，則也只有如來才是（真正的）寶了。即使如來才接受了他們（所布施）的糞掃衣，也能為他們（帶來）大果（報）、大利益的，即如阿育（Asoka）王一般，這即是其高價值（的涵義）。而且如此高價之詞，依照以下經句為例，當知是沒有過失的：「凡是他所接受的衣、（食物、住處、病緣藥品）資具，對他們而言是有大果（報）、大利益的。我說這即是其高價值。諸比丘，猶如咖希（Kàsi）（國的）布是高價值的；諸比丘，我說這種人也是（可用）同樣的譬喻。
」如此即使寶（定義）為高價的涵義，也沒有能與如來相等的。
同樣地，3.當寶（定義）為其無【172】比的涵義（時），例如：當轉輪王的輪寶出現之時，以帝王藍寶石（製）的轂
，七寶（製）的千輻
，珊瑚（製）的輞
，紅金（製）的接合處，在每十根輻上有一根主輻，它能在攫取風時發出聲音，所發出的聲音猶如善於演奏五支〔種〕樂器（所發出）的聲音一般。在轂的兩側有兩個獅子頭，在車輪裡面有（一個）孔〔洞〕。那並不是（國王自己）製造或使人製造的，而是由業緣（自然）時節所等起的。當國王圓滿了轉輪（王）的十種任務後，在該布薩（uposatha）的（十五）滿月日浣洗頭髮，（受持）布薩（uposatha）（戒），登上莊嚴的殿堂，當他以清淨的戒坐著之時，看見猶如滿月、猶如太陽昇起，（輪寶所發出）可聽到的聲音有十二由旬（之遠），從一由旬（之遠）可見到其外形。當大眾在看見之時，即非常興奮地（呼喊出）：「可能是第二個月亮或太陽昇起來了。」（輪寶飛）經過（王）城的上方，來到王宮的東側，猶如有軸一般，停在不太高也不太低，適合於大眾可以用香、花等來供養之處。
接下來(pg. 145)出現的是象寶，（身體）純〔一切〕白、赤腳，站立時七（處觸地）
，具有神通，能飛行空中，是從布薩（uposatha）（象）族或六牙（象）族來的。（假如）是從布薩（uposatha）（象）族來的，則所來的是（當中）最長（老）的；（假如）是從六牙（象）族來的，所來的則是（當中）最年輕的。（牠）已訓練所學，（得）最上調伏。牠帶領十二由旬的群眾
，（載著轉輪王）在整個印度遊行，只在早餐之前就能回到自己的王都。
接下來出現的是馬寶，（身體）純〔一切〕白、赤腳，頭黑棕色，鬣（如）文艾草（mu¤ja），是從瓦拉哈咖（valàhaka）馬王族來的。其餘的則與象寶相似。
接下來【173】出現的是摩尼珠寶，該摩尼珠（如）水晶〔毘琉璃〕，純淨、天生（質純）、八面、善研磨，其寬與輪轂相似，是從廣大（vepulla）山來的。即使在具有（朔月、烏雲等）四支的黑暗，把它〔珠寶〕放在（轉輪）王的旌旗頂上，也能散發出一由旬的光芒，由於該光芒，人們會以為：「（已經是）白天了，」而準備開始工作，即使是昆搭蟻（kuntha）、螞蟻也能看得見。
接下來出現的是女寶，她自然地成為上首王后，（她）從北俱盧洲（Uttarakuru）或瑪達（Madda）王族來的。（她）沒有太高（、太矮）等六過失
，（她的）容色超過人類，但還不到天界的容色；她的肢體對（轉輪）王而言，在寒冷時是溫暖的，在炎熱時是涼的；（她）有猶如以綿花百次觸擊般的觸感；（她）從身體散發出栴檀的香氣，從口中則（散發）出青蓮花的香氣；而且具有比（轉輪王）早起（、晚睡）等各種德行。
接下來出現的是居士寶，他自然地成為為（轉輪）王服務的財務官。當在輪寶出現之時，他的天眼即（自然地）顯現，無論有主物或無主物，他能看見方圓一由旬的伏藏（財寶），他來到（轉輪）王處邀請說：「大王，請您放心〔保持無為〕，我將會幫您處理所當處理的財物。」
接下來(pg. 146)出現的是將軍寶，他自然地是（轉輪）王的長子。當在輪寶出現之時，他即具有超人的聰慧，他的心能了知十二由旬群眾的心思，並有抑制與策勵他們的能力。他來到（轉輪）王處邀請說：「大王，請您放心〔保持無為〕，我將會教導〔指導〕您的王國的。」
即使如此或其他把寶（定義）為無比的涵義，也不可能衡量、測量其價值（說）：「價值一百、一千或一千萬。」在此，即使一寶也沒有能與佛寶【174】相等的。假如寶為無比的意思，則也只有如來才是（真正的）寶了。確實沒有人能從如來的戒、定或慧等來與某一人衡量、測量而確定（說）：「（他有）這麼多德（行）、與（他）相等或與（他）相似。」如此即使寶（定義）為無比的涵義，也沒有能與如來相等的。

同樣地，4.當寶（定義）為其難見的涵義（時），例如：即使轉輪王及其輪等寶的出現是難得的，但也無法與佛寶相等。假如寶為難見的意思，則也只有如來才是（真正的）寶了。轉輪王等（及其他七）寶怎麼可能在一劫（之內）出現好幾次呢？由於即使在（一）阿僧祗（asaïkhyeyya）劫（之久），也空無如來（出現）在世間的，如來是偶爾〔有時〕才出現（世間）的，所以是難得見到。這也是世尊在（臨）般涅槃時所說的：「阿難，諸天在埋怨：『我們遙遠地來看如來，如來、阿羅漢、正自覺者是偶爾〔有時〕才出現世間的，在今天晚上的後夜，如來就將要般涅槃了。然而，這位有威力的比丘卻站在世尊之前，遮住了我們在最後（夜）之時見到如來的機會。』
」如此即使寶（定義）為難見的涵義，也沒有能與如來相等的。

同樣地，5.當寶（定義）為其高貴有情所受用的涵義（時），例如：轉輪王的輪寶等，即使（擁有）一兆的財富，（或）即使住在七層(pg. 147)大樓，（以及）旃陀羅（caõóàla）、編竹工、獵人、造車工、清道夫等低賤的家族、卑下的人，【175】即使在作夢也無法（想到）能夠生起來受用。只有從兩方善生的剎帝利王在圓滿十種轉輪（王）的任務後才能生起而受用的，（所以）只是高貴有情所受用的，但也無法與佛寶相等的。假如寶為高貴有情所受用的意思，則也只有如來才是（真正的）寶了。當如來（出現）世間時，即使通稱為高貴的有情、富蘭那迦葉（Påraõakassapa）等六師（外道）以及其他如此（的有情），由於未圓滿（覺悟）的親依止以及見顛倒，即使在夢中也無法受用。
像跋希雅達盧奇利雅（bàhiyadàrucãriya）等，以及其他那些從大家族熱心而來的大弟子，由於已經圓滿（覺悟）的親依止，而且有能力在（聽聞）四行的偈頌結束即可證悟阿羅漢，並有抉擇（四聖諦）的智見，（所以可以）受用；由於他們完成了見無上、聽聞無上、行〔奉事〕無上等
，（所以可以）受用如來（所受用的）。如此即使寶（定義）為高貴有情所受用的涵義，也沒有能與如來相等的。

即使「寶」無差別的涵義為生起喜樂，例如：當轉輪王在見到轉輪王的輪寶後，（因）滿意而生起喜樂。再者，當轉輪王左手拿著金水瓶，右手向輪寶灑水（說）：「輪寶啊，請轉動！輪寶啊，請征服（世界）！
」當輪寶從空中往東邊的方向轉動〔前去〕時，所發出的聲音猶如（演奏）五支〔種〕樂器（所發出）的美妙聲音一般【176】；轉輪王藉由輪（寶）的威力帶著寬十二由旬的四支軍（即：象兵、騎兵、車兵〔戰車部隊；車軍〕、步兵）跟隨在後（而行）。（輪寶飛行在空中的高度）不太高，也不過低，（保持）在高樹（的樹稍）之下，在低樹（的樹稍）之上。敵王以極恭敬的方式前來，手中拿著從樹上取得的花、果、嫩葉〔芽〕等禮物當禮品，（說）：「來，大王！」如此等。（轉輪王則）以：「不應殺生、（不與取、欲邪行、虛妄語）」等方法教誡後離去。當（轉輪）王想要吃（飲食），或想要在白天躺下來休息之時，輪寶就從天空下來，猶如有軸一般的停在平地，並提供水等一切所需〔工作〕。當（轉輪）王生起想要再啟程〔前往〕的心時，就如先前一般發出聲音而前往。在聽到該聲音後，十二由旬的（大）眾也乘空而行。(pg. 148)輪寶逐漸地潛入東海，在（輪寶）潛入之時，（海）水退後一由旬之量，猶如造了一座牆停在（那裡）一般。大眾依他們所想要的來拿取七寶，當（轉輪）王再拿著金水瓶（說）：「從這（裡）開始就是我的國土」，向（輪寶）灑水並返回。（這時，四）軍在前面，輪寶在後面，（轉輪）王則在中間。被（輪寶）引退的（海）水隨即平復〔充滿〕（如前）。以同樣的方式，（他們）前往（了）南（海）、西（海）及北海。
當輪寶如此行訪四方後，即升上三由旬高的空中。藉由輪寶的威力，（轉輪）王所處之處即征服了各飾以五百小島，方圓七千由旬的東勝身洲（Pubbavideha），方圓八千由旬的北俱盧洲（Uttarakuru），【177】方圓七千由旬的西牛賀洲（Aparagoyàna），以及方圓一萬由旬的贍部洲（Jambudãpa,印度），（轉輪）王（站著眺望）如此四大洲飾以兩千小島的一輪圍界，猶如眺望全開的白蓮花池〔林（vana）〕一般。而且在如此眺望之時，即生起不少的喜樂。即使輪寶如此使（轉輪）王生起喜樂，也沒有能與佛寶相等的。假如寶為生起喜樂的意思，也只有如來才是（真正的）寶了。這輪寶將如何與（如來）做（比較）呢？輪寶等乃至一切（寶）使轉輪（王）所生的喜樂是不如天界喜樂的一部份〔一個數目〕、十六分之一，甚至（不如）十六分之一的一部分的。如來所生的喜樂比阿僧祗〔無數〕的天與人自我教誡、懺悔而（證得）初禪的喜樂，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禪的喜樂，空無邊處的喜樂，識無邊處的喜樂，無所有處的喜樂，非想非非想處的喜樂，預流道的喜樂，預流果的喜樂，一來（道的喜樂，一來果的喜樂，）不還（道的喜樂，不還果的喜樂，）阿羅漢道（的喜樂，以及阿羅漢）果的喜樂更上、更殊勝。即使如此寶（定義）為生起喜樂的涵義，也沒有能與如來相等的。
再者，這寶有兩種，即：有識的〔有生命的〕與無識的〔無生命的〕。此中，無識的（寶）為輪寶及摩尼珠寶，或者其他無諸（眼等）根所繫的金、銀等（寶）；有識的（寶）為以象寶為初，將軍寶為最後，或者其他如此有（眼等）諸根
所繫的（寶）。而且在如此這兩種當中，有識的寶被認為〔說〕是最上的。(pg. 149)為什麼呢？因為無識的金、銀、摩尼珠、真珠等寶，是用來裝飾有識的象寶等的。而有識的寶也有兩種，即：畜生寶與人寶。在這（兩種）當中，人寶被認為〔說〕是最上的。為什麼呢？因為畜生寶是用來乘載【178】人寶的。
而人寶也有兩種，即：女寶與男寶。在這（兩種）當中，男寶被認為〔說〕是最上的。為什麼呢？因為女寶是用來服侍男寶的。而男寶也有兩種，即：在家寶與出家〔非居家〕寶。在這（兩種）當中，出家〔非居家〕寶被認為〔說〕是最上的。為什麼呢？即使是在家當中最上的轉輪（王），（他也會）以五處禮（法）
來禮敬、奉侍、恭敬有相應戒等德的出家〔非居家〕寶，以獲得天界與人間的成就，直到最終證得涅槃的成就。
如此，出家〔非居家〕寶也有兩種，即：聖者與凡夫。而聖者寶也有兩種，即：有學及無學。無學寶也有兩種，即：純觀行者與止行者。止行者寶也有兩種，即：已得弟子波羅蜜者與未得（弟子波羅蜜）者。在這（兩種）當中，已得弟子波羅蜜者被認為〔說〕是最上的。為什麼呢？因為有大德行的緣故。即使（如此，）比起已得弟子波羅蜜者寶，獨覺佛寶被認為〔說〕是最上的。為什麼呢？因為有大德行的緣故。即使像舍利弗（Sàriputta）、大目犍連（Mahàmoggallana）那樣的數百位弟子，也不如一位獨覺佛德行的百分之一。即使（如此，）比起獨覺佛寶，正自覺者（的佛）寶被認為〔說〕是最上的。為什麼呢？因為有大德行的緣故。即使獨覺佛盤腿而坐（膝蓋相觸），遍滿整個贍部洲（Jambudãpa,印度），也不如一位正自覺者德行的一部份〔一個數目〕、十六分之一，甚至（不如）十六分之一的一部分的。這即是世尊所說的：「諸比丘，在無足、兩足……的有情當中，如來被認為〔說〕是他們中最上的。
」（即使）以如此方式，也沒有能與如來相等的。因此世尊說：「無與如【179】來等同者（na no samaü atthi Tathàgatena）」。
當世尊如此說了佛寶是其他諸寶所無法相比〔相等〕的之後，現在為了平息那些有情所生起的災難而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佛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idam'pi 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而此（真實語）既不是依於（世尊的）出生、種姓、良家之子的聖性，也不是（依於其）外表美似蓮花，而是依於從無間（地獄為初）乃至有頂（的非想非非想處天）為終(pg. 150)的世間，與佛寶所不等同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蘊等德的。
其義如下：即使在這有此世、他世或天界的任何財富或者寳（物），而那些（寶）的諸德是無法與殊勝的佛寶等同的。假如這是真實的話，以這真實（的話語），願這些生物平安、有莊嚴、無病、無災難！
而且這裡就如在：「阿難，眼是空無自我，或屬於自我的
」如此等；即（空無）自我或屬於自我之意。此外，確實有不排除「眼是自我或屬於自我的」。同樣地，當知「殊勝寳（ratanaü paõãtaü）」為寶性的殊勝、寶狀態的殊勝的這個涵義。此外，佛陀既不可成為寶，也不在（因）哪裡有寶而成為寶。當在稱為敬重等涵義的各種方式相結合才有寶時，由於該寶性的生起而知道是「寶」，所以有該寶來成為寶。或者當知「這是佛的寳（idam'pi Buddhe ratanaü）」為只是以這個原因〔方式
〕佛陀為寶，如此之意（而已）。
而且當世尊說出了這首偈頌後，王家即確保〔生起〕平安，消除了怖畏。這首偈頌的威令，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180】
（解釋「盡、離貪」﹙等﹚的偈頌）
（ßKhayaü viràgaü amataü paõãtaü, yadajjhagà Sakyamunã samàhito,

na tena Dhammena sam'atthi ki¤ci, idam'pi Dhamm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盡、離貪、不死、殊勝，釋迦牟尼所證定，

無與該法等同者，這是法的殊勝寳，

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佛德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解說涅槃法之德時（說了）：「盡、離貪（khayaü viràgaü）」（等）。
此中，由於作證涅槃而盡、遍盡貪等，或者由於那些（貪等）滅不生起的盡性；並且由於從相應及所緣都與該貪等不相應，或者由於該作證究竟的離、離去、摧毀貪等，所以稱為「盡（khayaü）」及「離貪（viràgaü）」。
由於該（涅槃）是無法了知生起，沒有消滅，沒有其他方式來住立（停止）的，所以該無生、無老、無死稱為「不死（amataü）」。

以最上的涵義及無熱惱
的涵義為「殊勝（paõãtaü）」。
「所證（yadajjhagà）」──凡所證得、得到、獲得的；即以自己的智力而作證了（的涵義）。
「釋迦牟尼（Sakyamunã）」──(pg. 151)在釋迦的家族出生為「釋迦」；具有牟尼〔寂靜之德〕法為「牟尼」。只是釋迦的牟尼為「釋迦牟尼」。
「定（samàhito）」──即以聖道定的定心。
「無與該法等同者（na tena Dhammena sam'atthi ki¤ci）」──即沒有任何所生的法是可以與釋迦牟尼所證得的稱為盡等法等同的；因此這也是在經典所說的：「諸比丘，無論是有為或無為法，離貪被認為〔說〕是那些法
當中最上的
」如此等。
當世尊如此說出了沒有其他諸法可以與涅槃法等同後，現在為了平息那些有情所生起的災難，而使用依於盡、離貪、不死、殊勝諸德的涅槃法寶是沒有能與之相等的真實語（時說了）：「這是法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idam'pi Dhamm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最上佛（所讚）」﹙等﹚的偈頌）
（ßYam Buddhaseññho parivaõõayã suciü, samàdhimànantarika¤¤amàhu,

samàdhinà tena samo na vijjati, idam'pi Dhamm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最上佛所讚清浄，即是稱為無間定，
無與該定等同者，這是法的殊勝寳，

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涅槃法之德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解說道法之德時（說了）：「最上佛（yam Buddhaseññho）」（等）。
此中，以「（他）覺悟了真理」等方式為【181】「佛陀（Buddha）」；最高及值得讚歎為「最上（seññho）」。佛陀他是最上的，為最上佛。或者在稱為隨覺、獨覺、（聲）聞覺
當中是最上的，為最上佛。
那位最上的佛陀所稱讚（parivaõõayã）的：「只有八（聖）道支是導至安穩涅槃的
」；以及：「諸比丘，我將對你們開示有緣〔依〕、有資助的聖正定
」如此等方式，在各處（經典）所稱讚、所闡明的。
「清浄（suciü）」──從正斷了煩惱垢而究竟的清淨。

「即是稱為無間定（samàdhimànantarika¤¤amàhu）」──從所得（聖）果的決定（性）自己等無間〔隨即；馬上〕所轉起的，所以稱為「無間定」；當道定已生起之時，是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礙該（聖）果之生起的，如說：「而且此人為了作證預流果而修了行〔行了道〕，而且當劫應被燃燒之時，只要此人未作證預流果之前，劫是不會燃燒的，此(pg. 152)人稱為『住劫者』。所有〔一切〕具備（聖）道的人都是住劫者。
」

「無與該定等同者（samàdhinà tena samo na vijjati）」──即沒有任何色界定或無色界定與最上的佛陀所稱讚清淨的無間定是相等的。為什麼呢？即使他們修習了（世間定）而投生在梵天界（等）處，也是會再投生在地獄等處的；然而當修習了此阿羅漢的（出世間）定，則此聖人將根絕所有〔一切〕（未來）的投生，因此在經典上說：「諸比丘，無論是【182】有為或無為法，……，八聖道支被認為〔說〕是他們當中最上的
」等。
當世尊如此說出了沒有其他諸定可以與無間定相等後，現在只以前面的方式，在使用依於道的法寶（maggadhammaratana）是沒有能與之相等的真實語（時說了）：「這是法的（idampi Dhamm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四雙八）輩眾」﹙等﹚的偈頌）
（ßYe puggalà aññha sataü pasatthà, cattàri etàni yugàni honti,

te dakkhiõeyyà Sugatassa sàvakà, etesu dinnàni mahapphalàni,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被寂静者所稱讚，即是四雙八輩衆，

善逝弟子堪受供，布施他們得大果，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道法之德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解說（聖）僧團之德時（說了）：「（四雙八）輩衆（ye puggalà）」（等）。
此中，「ye（凡諸-未譯出）」──為不定的指示（詞）。
「輩衆（puggalà,諸個人）」──即諸有情。

「八（aññha）」──為那些數目的區分；他們由四（種）已入道〔已行道〕者及四（種）住立於（聖）果者，而成為八（類聖者）。
「被寂静者所稱讚（sataü pasatthà）」──即被佛陀、獨覺佛、佛陀的弟子們，以及其他諸天與人的善人所稱讚的。為什麼呢？與俱生的戒等諸德相應的緣故。他們所俱生的戒、定等諸德，猶如素馨（campaka）、瓦庫拉（vakula）花等俱生有顏色、香氣等一般；而且他們受寂靜者所喜愛、歡喜、稱讚，猶如具備顏色、香氣等的花受諸天與人們（所喜愛、歡喜、稱讚）一般，因此說：「被寂静者所稱讚（，即是四雙）八輩衆」。
（另一種解釋方式為：）或者，「ye（凡諸-未譯出）」──為不定的指示（詞）。

「輩衆（puggalà,諸個人）」──即諸有情。

「一百零八（aññhasataü）」──為那些數目的區分；在他們當中，在預流者有三種：一種、家家及最多七次（sattakkhattuparama,極七有）
。在一來者由在欲界、色界、無色界證得(pg. 153)（聖）果而有三種。他們這一切由四種行道
而成二十四種。在不還者當中，在無煩天有五種：中般涅槃、生般涅槃、有行般涅槃、無行般涅槃及上流至色究竟天（akaniññhagàmã）
；在無熱天、善現天、【183】善見天也是同樣地（有中般涅槃等五種）；在色究竟天則沒有上流至，（所以只有）四種，（所以在不還者一共）有二十四種。阿羅漢有兩種：純觀行者及止行者。（加上）處在四（聖）道者（的四種，一共有）五十四種。而這一切由信前導者及慧前導者（各有）兩種，（所以一共有）一百零八種
。其餘的只是所說的方式。
「即是四雙（cattàri etàni yugàni honti）」──即他們一切以詳細的（方式）指出八或一百零八種個人，而以簡略（的方式則可歸類）為住立於預流道（及）住立於（預流）果為一雙，如此乃至住立於阿羅漢道（及）住立於（阿羅漢）果為一雙，（如此總共）有四雙。
「堪受供（te dakkhiõeyyà）」：此中，「te（他們-未譯出）」──即是決定的指示詞用來（指出）前面的不定指示（詞）（ye）的。凡以詳細的（方式）指出八或一百零八種個人，而以簡略（的方式則歸類）而說為四雙，他們一切都值得（受）供養的，為「堪受供（dakkhiõeyyà）」。供養是指相信業及業的果報，在布施時以不期待（回報的心，拿著）所施物（說）：「我把這（可施物；財物）將用來當醫療或走使傳訊（jaïghapesanika,為他走使；做差事）之用」如此等。有相應戒等德的人們值得（受）該（供養），以及與這些如此（情況）的，因此稱為「堪受供（te dakkhiõeyyà,他們
可受供養）」。
「善逝弟子（Sugatassa sàvakà）」：由於世尊相應於嚴淨地前往，及到達了嚴淨處，及善的到達，以及只是善的說出為「善逝」，而該善逝的（Sugatassa）。他們一切聽聞（那位善逝）的話語為「弟子（sàvaka,聲聞）」。即使其他人也有想要聽聞的，但（他們）在聽聞後並沒有做應做（依法奉行）的工作，而這些（聖弟子）則在聽聞後，做了法隨法行的應做工作而證得了諸道果，因此稱為「弟子（sàvaka,聲聞）」。
「布施他們得大果（etesu dinnàni mahapphalàni）」──即使才對這些善逝的弟子們做了少許的布施，由於接受者（清淨而）成為清淨的布施，而有大的果（報）。因此在（上面所引的）下一經也說到：「諸比丘，【184】如來的弟子僧無論是僧團或（兩、三位比丘）眾，他們被認為〔說〕是最上的。即是：四雙、八輩衆，這就是世尊的弟子僧團。……，有最上的果報
」等。
當世尊(pg. 154)如此說出了所有〔一切〕處在（聖）道（與聖）果的僧寶之德後，現在只依於該德而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僧的（idam pi Saïgh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以堅固心）善從事」﹙等﹚的偈頌）
（ßYe suppayuttà manasà daëhena, nikkàmino Gotamasàsanamhi,

te pattipattà amataü vigayha, laddhà mudhà nibbutiü bhu¤jamànà,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以堅固心善從事，離欲喬達摩之教，

彼得利得入不死，免費獲得享寂滅，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處在（聖）道（與聖）果的僧德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解說享受果定之樂的有些漏盡之人的（聖）德時（說了）：「善從事（ye suppayuttà）」（等）。
此中，「ye（凡諸-未譯出）」──為不定的指示（詞）。

「善從事（suppayuttà）」──善的從事；即捨斷各種邪求，依於清淨的活命使自己開始致力於（修習）毘婆舍那（vipassanà,觀禪）之意。或者「善從事（suppayuttà）」為以具有清淨的身、語加行〔方法；前方便〕，以此來顯示他們的戒蘊。
「以堅固心（manasà daëhena）」──以堅固的心；即以強固定相應的心之意，以此來顯示他們的定蘊。
「離欲（nikkàmino）」──即不顧〔不關心〕身體與生命，以堅忍慧與精進來出離一切煩惱，以此來顯示他們具有精進的慧蘊。
「喬達摩之教（Gotamasàsanamhi）」──即只是姓喬達摩如來的教（法）；以此來顯示從此以外的（教法）由於沒有善從事等德（以及）沒有出離諸煩惱來熱忱從事（於達到）各種不死（的涅槃）。
「彼（te,他們）」──即是（以決定的）指示詞用來指出前面的（不定指示詞﹙ye﹚的）。
「（已）得利得（pattipattà）」──在此，當得的為「利得（patti）」；「當得的」是指能得的阿羅漢，在獲得了之後即成了究竟的【185】諸軛
安隱者，這即是阿羅漢果的同義詞。已獲得該利得為「（已）得利得」。
「不死（amataü）」──即涅槃。

「入（vigayha）」──即由所緣而進入。
「獲得（laddhà）」──即獲得了。
「免費（mudhà）」──不用花費〔無償〕；即使很少的錢也不用花費。
「寂滅（nibbutiü）」──即止息了煩惱不安的果定。
「享（bhu¤jamànà）」──即（正在）體驗。
所說的是什麼（意思）呢？凡在這喬達摩的教（法）以善從事而戒具足，以堅固心而定具足，以離欲而慧具足，他們以此正行道而進入了不死（的涅槃），獲得了已得的利得，免費〔無償〕體驗〔享受〕稱為果定的寂滅。
當世尊(pg. 155)如此說出了漏盡之人體驗〔享受〕果定之樂的僧寶之德後，現在只依於該德而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僧的（idam pi Saïgh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猶如帝柱（依地立）」﹙等﹚的偈頌）
（ßYath'indakhãlo pañhaviü sito siyà, catubbhi vàtebhi asampakampiyo,

tathåpamaü sappurisaü vadàmi, yo ariyasaccàni avecca passati,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猶如帝柱依地立，四面來風不動摇；

我說如此善男子，確實照見諸聖諦，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諸漏盡之人的（聖）德用在僧團一詞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解說大眾所現見的預流者之德時（說了）：「猶如帝柱（yath'indakhãlo）」（等）。
此中，「猶如（yathà）」──為譬喻之詞。
「帝柱（indakhãlo）」──為了固定城門，在門口之間挖了八或十肘尺的（洞），並將（實心木所做的柱子）打入地上；這即是實心木所做的柱子之同義詞。
「地（pañhaviü）」──即大地。
「依（sito）」──即插入（其）中而固定〔依附〕著。
「siyà（有；可能有-未譯出）」──即可能有。
「四面來風（catubbhi vàtebhi）」──即從四方來的風。
「不動摇（asampakampiyo）」──即不可能動搖或搖動。
「如此（tathåpamaü）」──即如此種類。
「善男子（sappurisaü）」──即最上的男子。
「我說（vadàmi）」──即我宣說。
「決定照見諸聖諦（yo ariyasaccàni avecca passati）」──即凡以慧潛入後而照見四聖諦者。此中，四聖諦（的涵義）當知即是（與）在《清淨道論》〔〈問童子文〉
〕所說的方法（相同）。
在此簡略的涵義如下：猶如【186】帝柱〔門柱〕的基部深埋在地面，不被四（方吹來）的風所動搖一般；我說這位善男子也是如此，決定照見諸聖諦。為什麼呢？猶如帝柱〔門柱〕（不被）四（方吹來）的風所動搖一般；他由於照見了（諸聖諦），不可能被任何一切外道論的風所動搖或搖動。因此在經中也提到：「諸比丘，猶如鐵柱或帝柱善深埋其基部，則不動搖、不搖動。假如東方有強風、大雨來，既不會震動、動搖，也不會搖動的；假如西（方有強風、大雨來，既不會震動、動搖，也不會搖動的；假如）南（方有強風、大雨來，既不會震動、動搖，也不會搖動的；假如）北（方有強風、大雨來，既不會震動、動搖，）也不會搖動的。那是什麼原因呢？諸比丘，帝柱的基部(pg. 156)善深埋的緣故。同樣地，諸比丘，假如有諸沙門、婆羅門對『這是苦』（如實了知；對『這是苦集』如實了知，對『這是苦滅』如實了知，對『這是導至苦滅的）道』如實了知，則不會在看了其他（教法的）沙門、婆羅門的臉後（期待）：『這位尊者是知了所知的（聖法），見了所見的（聖法）。』那是什麼原因呢？諸比丘，已經善照見四聖諦的緣故。
」
當世尊如此說出了大眾所現見預流者的僧寶之德後，現在只依於該德而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僧的（idam pi Saïgh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凡（明了）諸聖諦者」﹙等﹚的偈頌）
（ßYe ariyasaccàni vibhàvayanti, gambhãrapa¤¤ena sudesitàni,

ki¤càpi te honti bhusappamattà, na te bhavaü aññhamaü àdiyanti,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凡明了諸聖諦者，乃深慧者所善說，

即使他們極放逸，也不受取第八有，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無差別的預流者之德用在僧團一詞來說出真實（語）後，有：一種、家家（及）最多七次（有）的三（種）預流者，如說：「在此有一種人，遍盡了三結而成為預流者，（不墮惡趣，決定趣向究竟正覺，）他只投生一次有〔生命體；在此是指天或人〕之後，即作苦的盡頭〔苦邊〕，這是一種者。同樣地，（在此有一種人，遍盡了三結而成為預流者，不墮惡趣，決定趣向究竟正覺，）他輪迴流轉二或三家【187】之後，即作苦的盡頭〔苦邊〕，這是家家者。同樣地，（在此有一種人，遍盡了三結而成為預流者，不墮惡趣，決定趣向究竟正覺，）他在諸天與人間輪迴流轉七次之後，即作苦的盡頭〔苦邊〕，這是最多七次者。
」而現在在開始解說他們（三種當中）一切最下品的最多七次者之德時（說了）：「凡諸聖諦者（ye ariyasaccàni）」（等）。
此中，「凡諸聖諦者（ye ariyasaccàni）」──此為（如前）所說的方式。
「明了（vibhàvayanti）」──以（智）慧之光破除了障蔽真理的煩惱黑暗，使自己光芒〔有光輝〕、明白。
「乃深慧者（gambhãrapa¤¤ena）」──以不可量慧住立於含有諸天的世間智所不可得的慧；即稱為一切知（智）。
「所善說（sudesitàni）」──即以組合〔合〕、分解〔開〕、整體〔總〕、部分〔別〕等種種方式的善開示。
「即使他們(pg. 157)極放逸（ki¤càpi te honti bhusappamattà）」──他們（那些）明瞭了聖諦之人，即使來（投生）在天王（或）轉輪王等放逸處而極為放逸，如此以預流道智除了行作識（abhisaïkhàravi¤¤àõa）滅外，他們在無始的（生死）輪迴中可能生起七有〔生命體〕即止息、消失，而「不受取第八有（na aññhamaü bhavaü àdiyanti）」，只在第七有致力於毘婆舍那〔觀〕後即證得阿羅漢。
當世尊如此說出了最多七次（有）的僧寶之德後，現在只依於該德而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僧的（idam pi Saïgh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就在（見具足）同時」﹙等﹚的偈頌）
（ßSahà'v'assa dassanasampadàya, tay'assu dhammà jahità bhavanti,

sakkàyadiññhi vicikicchita¤ca, sãlabbataü vàpi yadatthi ki¤ci,

catåh'apàyehi ca vippamutto, cha càbhiñhànàni abhabbo kàtuü,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à suvatthi hotu.û
在他具見足同時，已經斷除三種法：

有身見以及懷疑，或有任何戒禁取；

已經解脫四惡趣，不可能造六重罪，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最多七次（有〔生命體〕）而不受取第八有者之德用在僧團一詞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解說即使他受取七有，與其他未捨斷（未來有）而受取有之人們的殊勝〔差別〕之德時（說了）：「在同時（sahà'v'assa）」（等）。【188】
此中，「同時（sahà'v'a）」──只是一起。

「他（assa,他的）」──即在「不受取第八有」所說的其中之一（種預流聖者）。
「見具足（dassanasampadàya）」──證得預流道；即在預流道見了涅槃後，所應做的工作已經具足了，由於一切最初見了涅槃，所以稱為「見」。他使自己顯現為見具足；而在該見具足的同時。
「已經斷除三種法（tay'assu dhammà jahità bhavanti）」：此中，「su〔assu〕（未譯出）」──是為了填滿句子的不變詞，猶如在：「舍利弗，這是我的大污物〔不淨〕食（idaü su me, sàriputta, mahàvikañabhojanasmiü hoti）
」等的（su）一般。此是這裡的涵義：由於在見具足的同時，即斷除、捨斷了三法。
現在為了顯示所捨斷的（三）法，所以（世尊）說了：「有身見以及懷疑，或有任何戒禁取（sakkàyadiññhi vicikicchita¤ca, sãlabbataü vàpi yadatthi ki¤ci）」。
此中，認為有身體的存在，而把稱為五取蘊視為身的二十種事之見，為有身見。或者在此
有身的見，為有身見；即是有如所說的種類之身的存在之見的涵義。或者即使只是有身的見，為有身見（sakkàyadiññhi）；即是有如所說的種類之身的存在(pg. 158)，而如此轉起「所謂的色等為自我」之見的涵義。而該（有身見）捨斷了，則一切所抱持的（邪）見也就斷除了，因為那是它們的根。
止息一切煩惱病的慧，稱為「治療欲求（cikicchitaü）」；離去該治療欲求的慧；或者從此離去治療欲求的這個慧，（稱為）「懷疑（vicikicchitaü）」；對於「懷疑導師（在此是指佛陀）
」等方式所說的八事而起疑惑為這（裡所說懷疑）的同義詞。而該（懷疑）捨斷了，則一切懷疑也就斷除了，因為那是它們的根。
在「從此（佛教）以外（教法）的沙【189】門、婆羅門由戒而清淨，由禁取而清淨
」，如此等而來的牛戒、狗戒等戒，牛禁取、狗禁取等禁取，稱為「戒禁取（sãlabbataü）」。而該（戒禁取）捨斷了，則一切裸體、光頭等不死的苦行也就斷除了，因為那是它的根。

由此所說的在所有〔一切〕的（那三種到）結尾
，為「有任何（yadatthi ki¤ci）」。而且當知此中由具足了見苦（諦）而（捨斷了）有身見；由具足了見集（諦）而（捨斷了）懷疑；由具足了見道（諦及）見涅槃〔滅諦〕而捨斷了戒禁取。
（解釋「（已經解脫）四惡趣」﹙等﹚的偈頌）
如此（世尊）顯示了捨斷煩惱輪轉後，現在在闡明捨斷了該煩惱輪轉而當有的果報〔異熟〕輪轉所捨斷的時說了：「已經解脫四惡趣（catåhapàyehi ca vippamutto）」。
此中，四惡趣是指地獄、畜生、餓鬼界及阿修羅（asåra）身。即使他受取七有〔生命體〕，也即解脫（而不再投生在那四惡趣）之意。
如此（世尊）顯示了捨斷果報〔異熟〕輪轉後，現在在顯示捨斷該果報〔異熟〕輪轉根本的業輪轉時說了：「不可能造六重罪（cha càbhiñhànàni abhabbo kàtuü）」。
此中，「重罪（abhiñhànàni）」──為粗重處，即不可能造的那六（事）。而且當知那些即是：「諸比丘，這是不可能〔無處〕、不會發生〔無容；無餘地〕的，凡見具足的人可能殺害母親的生命
」等方式，在（《增支部》）〈一法集〉所說的殺母、殺父、殺阿羅漢、出如來血、分裂僧團（及）指出（佛陀以外）其他人為其導師的業。對於見具足的聖弟子，即使螞蟻的生命也不會去殺害，而這(pg. 159)乃是為了呵責凡夫的狀態而說的。對於見未具足的凡夫，即使如此的大罪過、重罪也（可能去）造作的，而見具足（的聖者）就不可能去造作那些（重罪）了。而這裡取不可能是為了顯示即使在有之中也不會去造作的；在有之中，即使不知道自己是聖弟子的狀態，由於法性的關係，對這六（種）或者通常的【190】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等五怨，以及指出（佛陀以外）其他人為其導師的六重罪〔處〕，是不會造作的。關於此（字），有些人（把cha càbhiñhànàni）誦成「（cha chàbhiñhànàni）」。在此也可以用聖弟子的村童拿取死魚等（的故事）來做說明。
當世尊如此說出了即使受取最多七有的聖弟子與其他未捨斷（煩惱的凡夫）而受取有〔生命體〕之人（比較之下）的殊勝〔差別〕之德的僧寶之德後，現在只依於該德而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僧的（idam pi Saïgh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即使他（造）某（惡業）」﹙等﹚的偈頌）
（ßKi¤càpi so kammaü karoti pàpakaü, kàyena vàcà uda cetasà và,

abhabbo so tassa pañicchàdàya, abhabbatà diññhapadassa vuttà,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即使他造某惡業，經由身、語或者意，

他不可能隱瞞它，謂見道者不可能，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即使在受取七有〔生命體〕與其他未捨斷（煩惱的凡夫）而受取有〔生命體〕之人（比較之下）的殊勝〔差別〕之德用在僧團一詞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解說見具足者不只不可能造作六重罪，即使住於放逸者，對於所造的惡業即使微小也不可能隱瞞的見具足者沒有隱瞞所做之德時（說了）：「即使他造某惡業（ki¤càpi so kammaü karoti pàpakaü）」（等）。
其義如下：（聖弟子）除了（不會）故意違犯關於世尊（所制定）的世間罪，（以及世尊）所說的：「凡我為弟子們所制定的學處，我的弟子們縱使為了生命的因緣也不會違犯該（學處）的
」之外，該見具足者以住於放逸而忘失正念，來違犯其他佛陀所呵責的建造小房（過尺量及未經僧團指示）、（與未受具足戒者）同宿（超過三夜及與女人同宿）等稱為（佛陀所）制（定之）罪的由「身（kàyena）」所造的惡業；或以（違犯與未受具戒者）同句（教誦）法，（為女人）說法超過五、六語，（說）雜穢〔綺〕、粗惡語等由【191】「語（vàcàya）」（所造的惡業）；「或者（uda và）」以在某處生起貪、瞋（等心），（以心同意）接受金銀（錢）等，受用衣〔袈裟〕等未經省察等由「意（cetasà）」所造的惡業。
「他不可能(pg. 160)隱瞞它（abhabbo so tassa pañicchàdàya）」──當他知道該「這是不允許的（akappiyaü）、（這是）不應做的（akaraõãyaü）」（而已經違犯了之時），即使片刻〔須臾〕頃他也不會隱瞞的，只會在該剎那對導師、有智者或同梵行者發露後，以：「我將（來）不會再違犯〔造作〕了」而如法懺悔，並如此應當守護或防護著。為什麼呢？由於「謂見道者不可能（做的）（abhabbatà diññhapadassa vuttà）」──即使造作了如此的惡業，稱為見了涅槃道的見具足之人是不可能去隱瞞的之意。是如何呢？「諸比丘，猶如年少、幼稚仰臥的孩童，當伸其手或腳接近火炭的時候，即迅速地縮回；同樣地，諸比丘，這見具足之人的法性，即使犯了如此之罪，在知道如此是有罪時，即會出罪。他會迅速地向導師、有智者或同梵行者懺悔、發露、闡明之。在懺悔、發露、闡明後，即於未來攝護（不）犯。
」
當世尊如此說出了即使見具足者住於放逸也沒有隱瞞所做之德的僧寶之德後，現在只依於該德而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僧的（idam pi Saïgh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花開）森林樹叢（上）」﹙等﹚的偈頌）
（ßVanappagumbe yathà phussitagge, gimhànamàse pañhamasmiü gimhe,

tathåpamaü Dhammavaraü adesayã, nibbànagàmiü paramaü hitàya,

idam'pi 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猶如熱季第一月，花開森林樹叢上；

譬喻所說最勝法，導至涅槃最上益，

這是佛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屬於僧團之人的各種之德用在僧團一詞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世尊在此以簡略（的方式）以及在他處以詳細（的方式）對開示的教理之法來闡明三寶之德，在開始解說只依於該德而再度用在佛陀一詞來說出真實（語）時（說了）：「猶如（熱季第一月），花開森林樹叢上（vanappagumbe yathà phussitagge）」（等）。
此中，諸樹靠近而有界定的長在一起之組【192】合為「森林（vana）」；由（樹）根、心木、邊木、樹皮、樹枝、樹葉所長成的林叢為「樹叢（pagumba）」。森林〔在森林〕的樹叢為「森林的樹叢（vanappagumbo）」；而此說成「森林樹叢（vanappagumbe）」。如此（的用法）猶如在：「有有尋有伺(pg. 161)，（也）有無尋而只有伺（atthi savitakkasavicàre atthi avitakkavicàramatte）
」（，及）「樂、苦、命（sukhe dukkhe jãve）
」所說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猶如（yathà）」──為譬喻詞。

在（樹）頂上有諸花盛開為「花開上（phussitaggo）」，即是在所有〔一切〕的樹枝、細枝都開〔生〕（滿）了花的意思；而只在前面所說的該方式稱為「花開上（phussitagge）」。
「熱季第一月（gimhànamàse pañhamasmiü gimhe）」──凡熱季的四個月，就在那熱季四個中的一個月。那是哪個月呢？即在「第一月（pañhamasmiü gimhe,初暑）」，也就是吉達拉月（citramàsa）
的意思。它也稱為「初暑」及「新春（bàlavasanta）」。從此之後的句義是明顯（易懂）的。
以下是這裡的要義〔聚義〕：猶如初暑的新春，在各種樹（所長成）的森林，（無論）樹枝、小樹、小樹叢、叢林的頂上都開滿了花，極為茂盛；同樣地，以蘊、處等，以（四）念處、（四）正勤等，（以及）以戒（蘊）、定蘊等各種涵義所（開）成的花極為茂盛，如此譬喻（tathåpamaü）是在闡明導至涅槃之道。（世尊）所說（adesayi）的導至涅槃（nibbànagàmiü）之教理最勝法（dhammavaraü），（他開示佛法）既不是為了利養的緣故，也不是為了恭敬的緣故，而僅是以大悲所迫使的心，為了諸有情的最上益（paramaü hitàya,最上的利益）。而此中「最上益（paramaü hitàya,最上的利益）」的鼻音（ü），是為了使句子容易結合（才如此拼的）；其涵義為：所說的涅槃最上益。
當世尊如此說出了此猶如森林樹叢上花盛開一般的教理之法後，現在只依於該佛陀一詞來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佛的（idam pi buddh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只是應當如此結合：這是（idam pi）如所說的【193】方式稱為教理之法為佛的殊勝寶（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最勝，知（、與、持）最勝」﹙等﹚的偈頌）
（ßVaro vara¤¤å varado varàharo, anuttaro Dhammavaraü adesayã,

idam'pi 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最勝，知、與、持最勝，無上者說最勝法，

這是佛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以教理之法用在佛陀一詞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以出世間法來說出（真實語時說了）：「最勝，知最勝（varo vara¤¤å）」（等）。
此中，「最勝（varo）」──為以殊勝的勝解〔志向〕而想要：「哇，希望我們也能這樣！」或者與最勝之德相應為「最勝」；即最上、最殊勝的涵義。
「知最勝（vara¤¤å）」(pg. 162)──即知道涅槃；由於涅槃為一切法的最上義，所以是最上的，那（涅槃）是（佛陀）自己在菩提（樹）下通達後了知的。
「與最勝（varado）」──即（佛陀）給與了五（比丘）眾、賢善眾、結髮外道，以及其他諸天與人類抉擇〔洞察〕分、薰習分
的最勝法之意。
「持最勝（varàharo）」──帶來了最勝的道，稱為「持最勝」。世尊他從燃燈（佛）以來，圓滿了總共三十波羅蜜，帶來了過去〔先前〕諸正自覺者所行〔跟隨〕的最上古道，因此稱為「帶來〔持〕最勝」。
再者，由獲得了一切知智而「最勝」；由作證〔證知〕了涅槃而「知最勝」；由給與了諸有情解脫之樂為「與最勝」；由帶來了最上的行道〔道──即八正道〕為「帶來最勝」。
由於這些出世間諸德，沒有更上〔增上〕之德，所以（稱為）「無上（anuttaro）」。
另一種方法為：由圓滿了決意的寂止為「最勝」；由圓滿了決意的慧為「知最勝」；由圓滿了決意的施捨為「與最勝」；由圓滿了決意的真諦（sacca,諦；真理）為「帶來最勝」，帶來了最上的道諦。
同樣地，以福的堆聚為「最勝」；以慧的堆聚為「知最勝」；以給與諸希求成佛者的成就方法為「與最勝」；以帶來諸希求成為獨覺佛者的方法為「帶來最勝」；以在各處沒有相等〔相似〕性，或以自己沒有老師而成為其他人的導師為「無上（anuttaro）」。
「說最勝法（Dhammavaraü adesayã）」──即為希求成為弟子〔聲聞〕者開示相應於善說性等德的最勝法。其餘的只（與）所說的方式（相似）。
當世尊如此說出了自己的九種出世間法
之德後，現在【194】只依於該德用在佛陀一詞上來使用真實語（時說了）：「這是佛的（idam pi buddhe）」（等）。當知該義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只是應當如此結合：最上的出世間法是他所了知、給與、帶來及宣說的，這是佛的殊勝寶（idam'pi Buddhe ratanaü paõãta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解釋「（舊的）已盡（不生新）」﹙等﹚的偈頌）
（ßKhãõaü puràõaü navaü n'atthi sambhavaü, Virattacittà àyatike bhavasmiü,

te khãõabãjà aviruëhicchandà, nibbanti dhãrà yathà'yaü padãpo,

idam'pi 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舊的已盡不生新，在未來有心離貪，

種子已盡不增欲，堅者寂滅如這燈，

這是僧的殊勝寳，以此真實願平安。）
如此世尊依於教理之法及九出世間法的兩首偈頌用在佛陀一詞來說出真實（語）後，現在在開始以凡聽聞了該教理之法，依聽聞的而隨行(pg. 163)，並在行道後證得了九種出世間法，依於他們到達無餘依涅槃之德再度用在僧團一詞來說出真實（語時說了）：「舊的已盡（khãõaü puràõaü）」（等）。
此中，「已盡（khãõaü）」──即已正斷了。

「舊的（puràõaü）」──即以前的。
「新（navaü）」──即現在轉起的。
「不生（n'atthi sambhavaü）」──即顯現不存在〔沒有顯現〕的。

「心離貪（virattacittà）」──即離貪的心。

「在未來有（àyatike bhavasmiü）」──即在未來世的再有〔再投生〕。

「te（他們-未譯出）」──即那些舊的已盡没有新的，以及對未來有心已離貪的漏盡比丘。

「種子已盡（khãõabãjà）」──即已經壞盡的種子。

「不增欲（aviruëhicchandà）」──即無增長的欲。
「寂滅（nibbanti）」──即熄滅。

「堅者（dhãrà）」──即諸具足堅固者。

「如這燈（yathà'yaü padãpo）」──即猶如這盞燈一般。

所說的是什麼（涵義）呢？即使過去之時舊的業生起了之後已經消滅，諸有情由於未捨斷情愛而可能帶來（未來的）結生，所以未盡；該舊業當以阿羅漢道而枯竭了情愛，則猶如被火所燒過的種子一般，未來不可能給與果報〔異熟〕而竭盡了。凡（諸阿羅漢）他們在現在由供養〔禮敬〕佛陀等所轉起的業，稱為「新的（navaü）」。而捨斷了渴愛，猶如斷了（樹）根的花一般，未來不可能結成〔給與〕果實，而不生；而且凡捨斷了渴愛在未來有〔生命體〕即已離了貪的心。那些漏盡的比丘們【195】在此即如在：「業是田，識是種
」所說的，以業的滅盡，由於結生識滅盡，所以種子也就滅盡了。即使在先前有增長稱為再有的欲，但由於其（苦之）集已經捨斷，由（他）在先前的捨斷性，猶如在死亡之時不生成而不增長欲；具足堅固的諸堅固者由最後識的滅，猶如這盞燈一般，熄滅而如此寂滅，即如「由色或無色」如此等，（他們已）經過了（任何）表示的模式〔表道（身體動作或語詞所表達的模式，使他人得以了知）〕。據說在那時為了供養城裡的天神們，點了（很多）燈，而（其中）一盞燈熄滅了，為了顯示那（件事）而說：「如這燈（yathà'yaü padãpo,猶如這盞燈一般）」。
當世尊如此以前面兩首偈頌所說的聽聞了該教理之法，在說出了由聽聞而隨行，並在行道後證得了九種出世間法的那些得達無餘依涅槃之德後，現在只依於該德用在僧團一詞上來使用真實語以完成（其）開示（時說了）：「這是僧的（idam pi Saïghe）」（等）。當知該義(pg. 164)只是（與）前（偈）所說的方式（相似），只是應當如此結合：這是如（前）所說稱為諸漏盡比丘的涅槃為僧的殊勝寶（Saïghe ratanaü paõãtaü）。這首偈頌的威令，也是在一兆個輪圍界的非人所受持〔領受〕的。
在開示結束時，國王的家平安了，一切災難也都平息了，八萬四千生物得了法現觀。
（解釋「（凡集）在此（諸鬼神）」﹙等﹚的三首偈頌）
（ßYànãdha bhåtàni samàgatàni, bhummàni và yàni'va antalikkhe,

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Buddh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û
（帝釋天王說：）

凡集在此諸鬼神，無論地居或空居，

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佛願平安。
ßYànãdha bhåtàni samàgatàni, bhummàni và yàni'va antalikkhe,

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Dhamm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û
凡集在此諸鬼神，無論地居或空居，

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法願平安。
ßYànãdha bhåtàni samàgatàni, bhummàni và yàni'va antalikkhe,

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Saïgh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û
凡集在此諸鬼神，無論地居或空居，

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僧願平安。）

當時，帝釋天王思惟（說）：「世尊依於三寶之德來使用真實語，使得（王）城平安了；為了（王）城的平安，我應當依於三寶之德說些什麼呢？」因此說出了「凡（集）在此（諸鬼神）（yànãdha bhåtàni）」等的最後三首偈頌。
此中，由於佛陀為了利益世間致力於所當【196】來的而如此的來；及由於（去）其所當去的而如此的去；及由於當被他們所了知的而如此的了知；及由於所當知的而如此的了知；以及由於他只是真實的宣說，因此稱為「如來（Tathàgata,如去）」。而且由於諸天與人以花、香等外在所生的資益，並以自己法隨法行〔依法奉行〕（內在）所生的來對（佛陀）他極為供養，因此帝釋天王使一切諸天眾與自己聚集在一起，而說：「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佛願平安（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Buddh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等）。
由於在法的道法以止觀雙運之力，使所當去的煩惱側〔屬於煩惱的一邊〕得以正斷，如此而去，為「如去」
；（而且）即使涅槃法，由於諸佛等以慧去了、通達了（法），而得以破除一切苦，如此而去，因此稱為「如來（Tathàgata,如去）」。由於僧團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道，（證得了）所應去各自的（聖）道，如此而去，因此稱為「如來（Tathàgata,如去）」。因此，在最後〔剩餘〕的兩首偈頌也說：「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法願平安；如來受天人崇敬，我們敬僧願平安（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Dhamm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 Tathàgataü devamanussapåjitaü, Saïghaü namassàma suvatthi hotu.）」。其餘的只（與）所說的方式（相似）。
帝釋(pg. 165)天王如此說了這三首偈頌後，向世尊右遶，與天眾一起回天宮。第二天，世尊再開示該《寶經》，再有八萬四千生物得了法現觀。如此一直開示到第七天，每天同樣地（有八萬四千生物）得了法現觀。
當世尊住在廣嚴城半個月後，即通知：「我（們）要離開（這個）國家〔國王們〕了。」國王們用兩倍的禮【197】敬，以三天的時間導引世尊（來到）恆河岸。在恒河出生的龍王們想（說）：「人們對如來作了禮敬，我們難道將不作（禮敬）嗎？」就令建造由金、銀、摩尼寶所製成的船，在金、銀、摩尼寶所製成的（船）上敷設座位，並以五色蓮花覆蓋在水上，然後請求世尊（說）：「請（憐愍地）接受〔攝益〕我們（的供養）吧！」世尊同意後即登上寶船，而且五百位比丘也（各自）登上了五百艘船
。龍王們帶著世尊及比丘僧團進入龍的住處〔龍宮〕，世尊在那裡整夜為龍眾說法。第二天，（諸龍眾）他們以天界的主食及副食（布施）做了大供養，世尊在（說）了隨喜（的謝詞）後離開了龍的住處〔龍宮〕。
地居的天神們想（說）：「人們及諸龍對如來作了禮敬，我們難道將不作（禮敬）嗎？」即在森林、樹叢、樹木、山岳（上）舉著傘蓋。以此方式乃至色究竟（天）的梵天宮〔住處〕，生起了殊勝的大供養。頻毘娑羅王則做出了比諸離車族（Licchavi）前來時所做禮敬的兩倍（禮敬），（並）以先前所說的方式，用五天的時間將世尊導引到王舍城。
當世尊到達了王舍城，用完餐之後，比丘們聚集在圓形集會堂，並生起了以下的論題：「哇，佛世尊是多麼有（大）威神力啊！在恒河兩岸〔此岸與彼岸〕八由旬的地面，無論低處或高處，在（鋤）平後撒了砂，再以花覆蓋（在地面上），在一由旬（寬）的恒河水（面上）以各種顏色的蓮花覆蓋（在河面上），乃至到色究竟（天的梵）天宮〔住處〕高舉著各種傘蓋。」世尊（心裡）知道該事〔發生〕後，即從香室出來，在該剎那，以適當的神變而行，（來到）圓形集會堂，並坐在已敷設的殊勝【198】佛座上。坐著的世尊對比丘們說：「諸比丘，你們聚集在這裡是在（談論）什麼論題呢？」比丘們把一切都(pg. 166)告訴（世尊）。世尊如此說：「諸比丘，這殊勝的供養並不是以我佛陀的威力所產生的，也不是諸龍、諸天、諸梵天的威力（所產生的），而是由（我）過去〔先前〕少量施捨的威力所產生的。」比丘們說：「尊者，我們不知道該少量施捨的（事），善哉，願世尊為我們解說，我們即可以了知該（少量施捨的事）！」
世尊說：「諸比丘，很久以前，在搭咖希臘（Takkasilà）有一位名叫桑卡（Saïkha）的婆羅門，他有一個兒子叫蘇希瑪（Susãma）的十六歲學童。有一天他前往他的父親處，禮敬後站在一旁。當時
，他的父親（問）他說：『我兒蘇希瑪，有什麼（事情）嗎？』他（回答）說：『父親，我想到波羅奈，去學習技術！』（他的父親說）：『我兒蘇希瑪，在那裡我有一個名叫某某婆羅門的朋友，你去他那裡學習吧！』就給他一千個大錢（kahàpaõa）。他拿取該（錢幣）後，禮敬了父母親，逐漸地來到了波羅奈。他以適當的禮儀方式前往老師處，在禮敬之後，便告知自己（前來的目的）。（這位）老師以：『（他是）我朋友的兒子』而接受為學生後，便做了所應招待〔供奉〕的一切義務
。（蘇希瑪）他（休息）以除去旅途的勞累後，把一千個大錢（kahàpaõa）放在老師的跟前，並乞求允許學習技術。老師允許後，（他）也就學習了。他學得很快，也學得很多，對於所學的憶持，毫無遺漏，猶如把獅子油放進黃金的器皿一般。（他）以數個月的（時間學）完了（正常情況下需要）十二年（才能完成）的技術（課程）。他在誦習時只見到初、中，並未（見到）終點〔結尾〕。當時（他）就前往老師處說：『這個【199】技術，我只見到初、中，但並未（見到）終點。』老師（回答）說：『我徒啊，我也是如此啊！』當時（他問老師說）：『老師，有誰知道這個技術的終點呢？』（老師回答說）：『我徒啊，在仙人降處有諸仙人，他們可能知道。』（他）問（老師說）：『老師，（我可以）前去問他們嗎？』（老師回答說）：『我徒啊，隨你歡喜（去）問吧！』他就到了仙人降處，前往諸獨覺佛處，問（說）：『尊者們，你們知道終點〔結尾〕嗎
？』（他們回答說）：『是的，賢友，我們知道。』（他說）：『請讓我學習那（技術的終點吧）！』（他們說）：『賢友，那麼你就出家吧，不出家是不可能學習的！』（他說）：『善哉，尊者們，請讓我出家，請讓我做想要了知(pg. 167)終點（所該做的事）吧！』他們使他出家後，但無法教導（他禪修的）業處（因為那是佛陀才有能力的，並不是獨覺佛的領域）；只能夠以：『你應當如此著（下衣），應當如此披著（上衣）』等方式，使他學習增上行儀而已。他由於在那裡所學習的親依止具足，不久即自證悟了獨覺菩提。在整個波羅奈都知道（他是）『蘇希瑪獨覺佛（Susãmapaccekabuddha）』。（他）得到了最上的利養、最上的名聲，隨從具足。他由於造了轉起短命的業，使得不久（之後）便般涅槃了。諸獨覺佛與大眾把他的身體荼毘後，將舍利拿到城門建了（舍利）塔（thåpa）。
當時，桑卡（Saïkha）婆羅門（想說）：『我的兒子已經去很久了，不知道他的情況（怎樣）。』想要看兒子而從搭咖希臘（Takkasilà）出發，逐漸地就來到了波羅奈，見到了大眾聚集，就思考（說）：『確實，在這麼多人當中，至少應該有一個人知道我兒子的情況吧！』就前往並問（說）：『有位名叫蘇希瑪（Susãma）的學童來這裡，（請問有）誰知道他的情況嗎？』他們（回答）說：『是的，婆羅門，我們知道。（他）向這城裡的婆羅門（學習）精通了三吠陀後，就去獨覺佛們那裡〔前〕出家後成為獨覺佛
【200】，已經以無餘依涅槃界般涅槃了。這是為他所建造的（舍利）塔（thåpa）。』（桑卡婆羅門）他用手打地，哭泣並且悲泣，他前往該塔的平台，拔除了雜草，用（他的）外套搬運砂，撒在獨覺佛塔的平台上，用長口水瓶（kamaõóalu）把周圍的地面澆了水，用森林的花（拿來）供養，插上外衣（做成）的旗幟，把自己的傘蓋綁在（舍利）塔（thåpa）的上面，然後離去。」
如此（世尊）開示了
過去（世）的本生（故事），（來說明）與現在（所發生事情的因果）關係，以對比丘們談論法談〔佛法開示；法論〕（時說）：「諸比丘，你們不應如此認為：『當時的桑卡（Saïkha）婆羅門可能是別人！』其實我就是當時的桑卡（Saïkha）婆羅門。我為蘇希瑪（Susãma）獨覺佛塔的平台拔除了雜草，我的該業導致〔等流；結果〕在八由旬的路（面）沒有樹樁與荊棘〔刺〕，平坦且乾淨；我在那裡撒砂，我的該（業）導致〔等流；結果〕在八由旬的路（面）撒了砂；我在那裡用森林的花（拿來）供養，我的該（業）導致〔等流；結果〕在九由旬的旅途〔路〕上，用各種花（覆蓋）在平地及水面上做成了(pg. 168)花敷具；我在那裡用長口水瓶（kamaõóalu）在地面澆了水，我的該（業）導致〔等流；結果〕使廣嚴城下了蓮花雨；我在該塔插上外衣（做成的旗幟），並綁上傘蓋，我的該（業）導致〔等流；結果〕乃至到色究竟（天的梵）天宮〔住處〕插上外衣（做成的旗幟），並高舉著各種傘蓋。諸比丘，如此這殊勝的供養並不是以我佛陀的威力所產【201】生的，也不是諸龍、諸天、諸梵天的威力（所產生的），而是由（我）過去〔先前〕少量施捨的威力所產生的。」
在（佛）法開示〔法論〕的結尾，（世尊）說了這首偈頌：

「假如施捨少量的快樂，將可見到大的快
樂；〔若捨於小樂，得見於大樂；〕
堅固者當施捨少樂，以見到大的快樂。〔智
者捨小樂，當見於大樂。〕
」
《小誦經》的註釋──《闡明勝義》

《寶經》的解釋已結束
�  五種牛味（pa¤cagorasa,五種牛的產品），即：乳、凝乳、乳酪、鮮奶油〔生酥〕及精煉奶油〔熟酥〕（khãra, dadhi, takka, navanãta, sappi）。Vin.i,p.244(3.pg. 342); DhA.i,p.158(pg. 1.0205); SNA.p.322. (pg. 2.0057)


�  「牛呼（gàvuta）」為長度的單位，即一牛鳴的距離；一牛呼為四分之一由旬，約五公里。


�   Vin.i,p.268. (pg. 3.377)


�    括弧中的字乃是緬甸版有而錫蘭版從缺的。


�   「kadali」，緬甸版為「puõõaghañakadali,滿灌旗」。


�  「作」，緬甸版為「布施」。


�  錫蘭版沒有「王」字。


�  「作」，緬甸版為「布施」。


� 即我們將充分地考慮這兩種說法，而對《寶經》作較為圓滿的解釋。


�   Vin.iv,p.25. (pg. 2.037)


� M.i,p.260. (pg. 1.0326)


� S.iii,p.101. (pg. 2.0083)


� J.ii,p.260. (pg. 1.0068)


� 由於阿羅漢在證得阿羅漢道之時，已經處在耗盡、度過、吞食了未來的結生時刻，所以說為：「食了時的眾生」。


� D.ii,p.157. (pg. 2.0129)


� Vin.iv,p.34. (pg. 2.052)


� M.i,p.2. (pg. 1.0002)


� 錫蘭版為：「一切（sabba）」。


� 八種非時機或不幸的機遇，即所謂的八難。


� 錫蘭版沒有：「慈愛」一字。


� 從所收成的第十部份拿來（施捨），稱為「sassamedhaü」，在此以「sassamedhaü」說成「assamedhaü」；「assamedhaü」直接譯法是指以殺馬來當祭品，而這句及以下的譯法是來自《增支部註》。


� 每六個月以糧食與薪俸來犒賞大軍，稱為「purisamedhaü」；「purisamedhaü」直接譯法是指用人來當祭品。


� 以一千或兩千的財物施與那些手中拿著字條，而三年都沒有收成〔增長〕的貧窮人，這稱為「sammàpàsaü」；「sammàpàsaü」有人譯成「以倒酒祭神」或「擲棒祭」。


� 以大叔、大伯、大舅等方式的稱呼來說愛語，稱為「vàcàpeyyaü」，在此以「vàcàpeyyaü」說成「vàjàpeyyaü」；「vàjàpeyyaü」有人譯成「以瓦加（vàjà）酒來祭神」或「擲杖祭」。


� A.iv,p.151. (pg. 3.0002)


� A.iv,p.151. (pg. 3.0002)


� 修慈的十一種利益為：睡眠安樂，醒來快樂，不見惡夢，人們喜愛，非人喜愛，諸天守護，不為火、毒、刀所傷，心迅速得定，面容明淨，死時不昏迷，（即使）不通達上位則（可投生）至梵天界。A.v,p.342. (pg. 3.0542)


� D.ii,p.89. (pg. 2.0075)


� 錫蘭版沒有：「經」字。


� 錫蘭版為「以美麗行為〔業〕的威儀、所行為『天界』」。


� 另一種譯法為：「而且假如沒有世尊，怎麼有其他人在般涅槃後，而對其出生（處）、覺悟（處）、轉法輪（處及）般涅槃處或像、塔廟等敬重、尊重呢？」。


� A.i,p.248. (pg. 1.0250)


� A.i,p.248. (pg. 1.0250)


� 車輪中心可以穿軸的軸承。


� 車輪的軸與輪圈之間的直木。


� 車輪的外框。


� 即四肢、象鼻、象尾、外陰七處。


�  巴利原文為：「牠能捉住（gahetvà）十二由旬的群眾」。


� 沒有〔避開〕六過失即：不太高、不太矮、不太瘦、不太胖、不太黑、不太白。M.iii,p.174. (pg. 3.0213)


�   D.ii,p.139. (pg. 2.0115)


� 這段話緬甸版的譯文為：「（除了）如來（之外），在世間通稱為下等的有情、富蘭那迦葉（Påraõakassapa）等六師（外道）以及其他如此（的有情），由於未圓滿（覺悟）的親依止以及見顛倒，即使在夢中也無法受用。」


� D.iii,p.250. (pg. 3.0207)


� D.iii,p.62(pg. 3.0051); M.iii,p.172. (pg. 3.0211)


� 「有（眼等）諸根」，錫蘭版為：「意根」。然而，「有（眼等）諸根」比較符合文意。


�  五處禮法（pa¤capatiññhitena vanditvà）即：「較新學的比丘在頂禮較長的比丘足時應當1.偏袒上衣在一肩〔偏袒右肩〕、2.合掌、3.以（自已的）手掌摩觸（對方的雙）足、4.現起敬愛，及5.現起恭敬來禮足。」Vin.v,p.206. (pg. 358) 詳見本書第228頁的註腳。


� A.ii,p.34. (pg. 1.0343)


� S.iv,p.54. (pg. 2.0280)


� 方括弧裡的「方式」字為緬甸版的譯文。


�    緬甸版為：「無熱惱的」；而錫蘭版為：「不少的」，在此採用緬甸版比較符合此意。


� 緬甸版沒有「法」字。


� A.ii,p.34. (pg. 1.0343)


�  「（聲）聞覺」，緬甸版有而錫蘭版無此字。


� M.i,p.508. (pg. 2.0176)


� M.iii,p.71. (pg. 3.0116)


� Pug.p.13. (pg. 116)


� A.ii,p.34. (pg. 1.0343)


� A.i,p.233. (pg. 1.0234)


� 四種行道，即：苦行道遲通達，苦行道速通達，樂行道遲通達及樂行道速通達。D.iii,p.228. (pg. 3.0088)


� D.iii,p.237. (pg. 3.0198)


�  即：預流果有一種等三種，再乘以苦行道遲通達等四種，共有十二種；一來果由在欲界等證得（聖）果而有三種，再乘以苦行道遲通達等四種，共有十二種；不還果有如上所述的二十四種；阿羅漢果有如上所述的兩種，共有五十種，再加預流道等四聖道，共有五十四種，再乘以信前導者及慧前導者的兩種，一共為一百零八種。


� 錫蘭版沒有「他們（te）」字。


� A.ii,p.34. (pg. 1.0343)


� 諸軛，即：欲、有、見、無明四軛。


� 緬甸版為：「〈問童子文〉」。


� S.v,p.444. (pg. 3.0388)


� A.i,p.233(pg. 1.0234); Pug.p.16. (pg. 118)


� M.i,p.79. (pg. 1.0113)


� 錫蘭版沒有「在此（tattha）」字。


� 「在此有哪些懷疑呢？即：疑、懷疑導師，疑、懷疑法，疑、懷疑僧，疑、懷疑學，疑、懷疑前際〔過去〕，疑、懷疑後際〔未來〕，疑、懷疑前後際〔過去及未來〕，疑、懷疑在緣起法的此緣性。（Tattha katamà vicikicchà? Satthari kaïkhati vicikicchati, dhamme kaïkhati vicikicchati, saïghe kaïkhati vicikicchati, sikkhàya kaïkhati vicikicchati, pubbante kaïkhati vicikicchati, aparante kaïkhati vicikicchati, pubbantàparante kaïkhati vicikicchati, idappaccayatà pañiccasamuppannesu dhammesu kaïkhati vicikicchati.）」。Dhs.p.183,1004. (pg. 208)


� Dhs.p.183,1005. (pg. 208)


� 即上面所提的有身見等那三種為所有的根因。


� A.i,p.27(pg. 1.0028); M.iii,p.64. (pg. 3.0110)


� A.iv,p.201. (pg. 3.0041)


� M.i,p.324. (pg. 1.0399)


� Kv.p.413. (pg. 303)


� D.i,p.56(pg. 1.0053); M.i,p.517. (pg. 2.0185)「樂、苦、命」──這是外道巴庫達咖恰雅那（Pakudha-Kaccàyana）的邪見。


� 吉達拉月（citramàsa）為熱季的第一個月，約陽曆的四月至五月。


�「薰習分（vàsanàbhàgiya）的經是指──布施論、（持）戒論、（行善生）天界論、諸欲的過患（及）出離的利益（的經）」。「抉擇分（nibbedhabhàgiya）的經是指──（直接）闡明四（聖）諦（的經）」。Netti.p.49. (pg. 042)


� 九種出世間法為：四道、四果與涅槃。


� A.i,p.223. (pg. 1.0224)


� 錫蘭版沒有「為如去」字。


�    緬甸版為「登上了五百艘船」；而錫蘭版為「各自」，這句採緬甸版譯出。


� 錫蘭版沒有「當時」字。


� 錫蘭版沒有「義務」字。


� 以上是緬甸版的譯法，錫蘭版為「您們知道初、中與終點嗎？」


� 錫蘭版沒有「成為獨覺佛（paccekabuddho hutvà）」兩字。


� 錫蘭版為「顯示了（dassetvà）」字。


� Dhp.p.82,v.290. (pg.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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